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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荞浩的仕隐观及其政治思想

元代作家张养浩(1270— 1329),字 希孟 ,号云庄,山东历城 (今山东济南)人 。历仕世祖、成宗、

武宗、仁宗、英宗和明宗等六朝 ,累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 ,是一位杰出

的政治家 ,被时丿、和后人誉为
“
元代名臣

”
(《四库全书总目j)、

“
豪杰之士

”(许有壬《张文忠公年谱序》)、
“
一代之伟人

”(苏天爵《七聘堂记冫)。 为官的经历使他留下了政论集《三事忠告》。作为一位卓有见解

的政论作家 ,他被时人称道
“
卓乎有所见Q而不杂于权术

”
、
“
确乎有所守 ,而不夺于势利

”(贡师泰

《牧民忠告序》);“慎举刺言 q人所难言 ,⋯⋯虽令尹子文之忠 ,不及此也
”
。(林泉生《风宪忠告序》)

张养浩的政论文集《三事忠告》是《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三书的总称 9非一时

所作。《牧民忠告》二卷 ,包括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宣化、慎狱、救荒、事长、受代、居闲共十篇 ,是

任堂邑县令时所著。《风宪忠告》一卷 ,共十章 :自律第一 ,示教第二 ,询访第三 ,按行第四 ,审录第

五 ,荐举第六 ,纠弹第七 ,奏对第八 ,临难第九,全节第十 ,是任监察御史时所著。《庙堂忠告》一卷 ,

共十章 :修身笫一 ,用贤第二 ,重民第三 ,远虑第四 ,调燮第五 ,任怨第六 .分谤第七 Q应变第八 ,献

纳第九 ,退休第十 ,是任参议中书省事时所著。《三事忠告》是他亲身经历的政治的理论总结 ,分别

系统地论述了地方政治、中央监察 ,中央行政等各个方面,涉及到元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

法律、国计民生等各种问题 ,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入生观和政治思想c以 下拟以《三事忠告》为主 ,旁

参史料及作者的其它作以印证 ,作具体论析◇

一、
“
各适于义

”
的仕隐思想

张养浩一生 ,经历了出仕、归隐、再仕三个阶段c他在《翠阴亭记 0中说 :Ⅱ丿、之处世 ,其去就无

越山林、朝市二途 ,出乎彼 ,入乎此。其出也 J卜苟利己;其处也 ,非苟洁身 ,要之各适于义为无歉
”
。

在他看来 ,“义
”
的最高表现就是为国为民。他以这佯的道义作为自己立身的标准和出处行藏的准

则。出仕 ,因能行其道 ,归隐 ,因能守其义。他的
“
兼济
”
与
“
独善
”
,都得到了当时及后世人的高度

评价。苏天爵《七聘堂记》赞道 :“夫以公之文章传海内.德业具国史 ,斯不待而彰也 ,特发其出处、

大节 ,以为世之师表焉。
”(0孪
士瞻《题滨国张文忠公云庄卷后》说 :“滨国文忠公张先生 ,禀天地政

太之气 ,学圣贤正大之学 ,蕴之而为道义 ,发之而为文章·推之而为政事、功业 ,无一而非正大之寓

也。⋯⋯人欲求圣贤君子之用心 ,观于先生斯可已,欲求先生之用心,观于先生之出处斯可

已!”②

张养浩从至元二十八年 (1291),被 山东按察使焦遂荐为东平学正 ,到至治元年 (1321),因 上

《谏灯山疏》激怒英宗 ,旋即以父老为辞归隐。这三十年的仕途生活,他一直以极大的毅力经历着

勤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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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艰难磨练 ,以极大的热情期待着
“
致君泽民

”
机会的到来。他忧国忧民,勤于王事 ,实践着自 r

己
“
兼济
”
之志。
“
执法其牧民为贤令尹 ,入馆阁则曰名流 ,司 台谏则称骨鲠 ,历省曹则号能臣峋。

在堂邑做县令 ,他勤政于民,使一县大治 ,物阜民康 :“三年之间,田者赢 ,工贩者足,老幼服于礼

节 ,强者不得病夫弱者矣!智者、谲者 ,饕餮顽暴者 ,戢而不得肆矣 !”。作监察御史 ,则忧国忧君 ,

刚直不阿·上《时政书》,抨击朝政十大弊端 ,由于言皆切直 ,为当国者不容 ,被构罪罢官 ,以至于变

姓名逃遁。仁宗继位 ,他又怀着一颗不甘寂寞的济世之心 ,重新投身仕途 ,“以王命北走燕 ,南走吴

越 ,风于餐 ,雨于宿
”
(《静斋记》),奔波王事。上《谏灯山疏》,更表现其血诚为国的精神 ,忧国忧民的

忠心。特别是天历二年 ,再度出仕 ,以御史中丞赴陕西救灾 ,“到官四月 ,未尝家居 ,止宿公署 ,夜则

祷于天 ,昼则出赈饿民,终 日无少怠
’’0,终因劳累死于任上。他的这些政绩 ,都证明了他在出仕之

时 ,不愧是一个有所作为的贤臣。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复杂的统一,而不可能是绝对单一的c即使世世代代奉儒守官的杜甫 ,也

只是以儒家思想为主 ,而道家、佛家思想 ,亦偶有流露。张养浩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 ,积

极用世 ,追求功名,想要济苍生、安社稷 ,一方面又具有一些老庄思想 ,特别是老子
“
祸福相依

”
的

辩证法思想。这两种思想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种功成身退的处世态度。例如 ,在《三事忠告》中,他

说 :“角虫几先见 ,退身于未辱之前
”
,又如在《寄李道复平章》中,他劝李孟及时功成身退 :“盛名自古

多难处 ,好及明时乞此身。
”
因此 ,在谏灯山受到英宗嘉奖、青睐时 ,“将周召而伊傅之 ,先生则弃官

长去 .坚卧云庄之谷 .日 相忘于山水间 .遨游咏歌若将终身焉。吁!何其轻去就 ,急恬退 ,无一毫系

累如此哉?盖其心中之烛理明.虑事远 .不如此。他日必将有撄龙鳞以犯人主之怒者 ,复求如今日

得乎?”3的确 ,伴君如伴虎 ,君心叵测 .张养浩既已触怒英宗 ,焉知他日不触祸机?一旦佞臣谗构 ,

其祸殆不可测。因此 ,他及时功成身退 ,全身远祸 .是其思想的必然表现。

然而 ,他的归隐 ,决不同于一般士大夫
“
藏声江海之上

”
,只
“
修身自保叼。在《云庄乐府》中自

称
“
也不学严子陵七里滩 ,也不学姜太公碲溪岸 ,也不学贺知章乞鉴湖 ,也不学柳子厚游南涧

”

(《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在出处行藏这一问题上 ,他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节操。

首先 ,张养浩的归隐,是符合他立身准则的 ,囚道不行而归隐。他的学生许有壬对此深有了

解 :“公以布衣入京 ,历登枢要 ,道不合,即去。优游山水⋯⋯
峋道行于朝廷 ,他便为君为民,尽心·

竭力,能言能为而不顾一切。道不合,他则辞官离去。他的归隐 ,“其心盖即孔子去鲁之意也。
岣

英宗的上台 ,是由于仁宗 ,太后答已和铁木迭儿三股势力暂时的利益一致所促成的 ,所以,他

的继位 ,自 然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带来重重矛盾。仁宗一死 ,屡遭仁宗弃置的铁木迭儿 ,又在其后

盾答已太后的支持下 ,重新爬上中书右丞相的宝座自此锐意专权 ,报复构陷以前不阿附自己的大

臣。诬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 ,以罪杀之 ;囚李孟初不附己,夺其秦国公制命 ,仆其先墓碑 ;以杨朵儿

只前为御史中丞时尝发已奸赃等罪 ,平章政事萧拜住在中书尝牵制自己所为 ,构罪杀之。同时 ,大

树朋党 ,把与他和答已关系密切的黑驴、赵世荣、木八刺等人 ,先后从地方调入中书省,分别担任

平章政事、右丞等要职。英宗即位 ,铁木迭儿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英宗早与其祖母答

已太后有矛盾 ,因此 ,上台后 ,就对答已党羽进行大规模诛杀。当时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

平章政事黑驴 ,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 ,皆以
“
谋废立
”
罪 ,尽加诛戮 ,并籍其家Θ。英

宗对铁木迭儿专权肆毒不满 ,便任拜住为左丞相加以牵制 ,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 ,至治初

年 ,元廷内部便形成两大势力集团。并且 ,“英皇好以刚锐神武御下 ,群臣一忤旨祸且弗测 ,在朝无

小大 ,皆侧足度日
”tD。 而对这种皇帝刚愎自用、君心叵测、太后干政、奸臣专权、朋党倾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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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身为中书省参议 ,处于统治阶级高层的张养浩 ,是看得十分清楚的。在这种朝政混乱的政治

环境中,张养浩已无法去实现自己
“
致君尧舜

”
、
“
济苍生
”
的政治抱负 ,“道不行则隐

”
,他便采取了

儒家守志待时的态度 ,等待着朝政清明,国君贤明的时机。他后来在泰
·
定初年的应聘与归隐 ,以及

天历二年的再次出仕救灾 ,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 ,张养浩的归隐,不是为走f终南捷径
”
,跻身高位 ,而是审时度势 ,择明君而仕。从盛唐开

始 ,便有一种由
“
隐
”
而
“
仕
”
的风气 ,即是走

“
终南捷径

”
隐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高官厚禄。《新唐书 ·

隐逸传》云 :时人谋隐是为
“
使君常有所慕企

”
,“使人常高其风

”
,王昌龄《上李侍郎书》就说 :“昌龄

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 ,饱于道义 ,然后谒王公大人 ,以希大遇哉?”o吴筠举进士不第 ,便索

性当道士 ,再由
“
终南捷径

”
,谋取高官 ,便是成功的一例。张养浩与这流人物迥乎不同。

南坡宫廷政变后 ,铁失等人自以为得计 ,不料泰定帝即位后 ,立即并诛其党 ,戮其子孙 ,籍其

家产 ,并为昔日被铁木迭儿诬杀或诬罪罢免的忠良,尽行昭雪 ,存者召还 ,死者赠官。这样一种开

国气势 ,泰定帝可谓贤明君主了,不少仁、英二朝被排挤之臣,纷纷出仕。张养浩虽然归隐,但也仍

怀兼济之志,在诗文中时常流露出这样的思想 ,“种放非樵客 ,焦先岂野沦
”
(《我爱云庄好九首》其

六),表现出由于对英宗腐朽统治不满 ,才归卧云庄 ,徜徉诗酒之间 ,但是自己却并没有忘却世情

的情绪。《晨起三首》,也流露出这种不能忘怀世情 :“耿耿怜身世 ,茫茫慨古今。东阡与西陌 ,谁识

莫年心
”
、
“
恋枕嫌多梦 ,开帘曙色迷。

”
正如他自己所说 :“梦回已悟人间世 ,犹向郸邯话旧游

”
(《黄

州道中),人间富贵荣华的梦可以醒悟 ,而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仍当梦寐以求。因此 ,泰定初年 ,张

养浩应召赴京。舟次通州 ,弟子左司员外郎许有壬等前去迎接 ,准各第二天入城。这时他方知泰

定帝即位以来 ,朝政昏庸 ,弊端尤甚。铁木迭儿子萦诺木亲与南坡事变逆谋 ,却逍遥法外 ,且复还

所籍家产 ,寅缘再入宿卫 ;辽王托克托乘国家有变杀亲王、王妃、公主百余人,分其畜产 ,却不加

罪 ,反厚赐放还 ;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矫制令鹰师强牧郑国宝妻古哈 ,竟原其罪 ;额森特穆尔

之徒 ,公然强逼朱太医妻女奸宿馆所 ,有司不问 ;铁失弑逆 ,学士不花 ,指挥不颜忽里、院史秃古思

等皆无罪死节 ,皆未申理抚恤 ;佛事愈繁 ,僧徒贪利畜妻 ,耗费钞数千锭 ;而且比年 ,赏赐太滥 ,幸

门复起⋯⋯⑩,因此 ,张养浩明白泰定帝也非明君贤主 ,不可能给兼济之士提供行道的机会 ,所

以,他第二天早晨便自通州飘然归家。而且写了《折桂令 ·通州巡舟》表达其知机返航 ,急切归家

的愉快心情。他认为 :“博施兼善 ,士君子通愿也 .然有志而无才则不能 ,有才而无位则不能 ,有位

而不见知于上则不能 ,见知矣 ,而小人间之 ,则不能 ,鸣呼,此士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难也。
”
(《庙堂忠

告。退休第十》)这些条件都要具各 ,君子才能够施展其才能、抱负。他一直都在等待着 ,准备着 ,到

天历二年(1329),他为救民于水火 ,才再度出仕 ,中间相隔八载 ,这期间朝廷七次征聘 ,而且官位

一次高于∵次 ,他都力辞不起。可见 ,他的归隐 ,是对昏庸皇帝 ,腐败朝政的不满 ,是在等待用世的

时机 ,而不是为了故标清高 ,更不是为走
“
终南捷径

”
,谋取高官厚禄。

第三 ,他的出处行藏 ,表明他既是一忠臣,又是一个智士。儒家提倡
“
忠君
”
、
“
死谏
”
,孔子赞扬

“
比干谏而死

”
,是
“
仁
”
的美德 ,伯夷、叔齐是

“
古之贤人

”
,这都是
“
杀身成仁

”
的楷模。但是在元代 ,

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状况 ,即尚武不尚文 ,知识分子失却了进身之阶,因而他们比历代文人更自

然地选择老应人生哲学作为自己的安慰和武器。另外 ,由于他们与市民频繁地接触 ,他们又自然

地会受到市民阶级的新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因而 ,他们改变了过去文人那种愚忠的立身准

则、人生态度 ,而表现出更加重视洼命 ,重视现实生活 ,重视自身价值 ,重视及时行乐 ,否定服从、

愚忠等思想倾向。这种思潮是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对人生的沉思和探索 ,它实际上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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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的肯定。因此 ,他们对
“
文死谏 ,武死战

”
的传统思想加以否定 ,而表现出

了与之相迥异的 ,甚至相抵触的新的伦理观念 ,他们赞扬范蠡、张良等功成身退 ,知机全身 ;欣赏

严光、陶潜等高蹈远引傲视王侯 ;同时又尖锐地批评伯夷、叔齐、伍员、卞和、屈原、韩信等忠臣至

死不悟。他们对这些历来被儒家盛誉的忠臣嗤之以鼻”嘲笑他们因忠君而送命 ,并表现出不屑效

法的否定态度 ,在当时 ,这已成为文人一种普遍的心态。张养浩生活在这种太氛围中,自 然也有这

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他更注重现实的生命 ,认为人的自身生命比外部强加给人的忠君观念更

值得珍视 :“楚大夫行吟泽畔 ,伍将军血污衣冠 ,乌江岸消磨了好汉 ,咸阳市乾休了丞相 ,这几个百

般 ,要安 ,不安!怎知俺五柳庄逍遥散诞
”
(【沽美酒兼太平令D。              ∶

张养浩否定愚忠 ,但他并不否定忠君 ,在他骨子里 ,始终有着一股兼济苍生的潜流。因此 ,在

仕隐行藏观上 ,他继承的是范蠡、张良、李泌等这类既是忠臣,又是智士的封建社会的特殊优秀人

物。他们既能拯救国家于危难 ,辅佐君王 ,使国家得以大治 ,使人民被恩泽惠 ,又能保全自己的生

命 ,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实际上保存自己的生命 ,又是为了更好地进取。但是 ,这类入比直臣烈士

更难做。唐朝中期的李泌 ,一直隐居衡山,谈神仙怪异 ,不肯做官 ,当唐王朝处于安史之乱这个最

危难的关头 ,他主动参与朝政 ,为统治者出谋划策 ,使政治形势转危为安 ,功成便又归隐衡山。-

是因为肃宗不能居安思危 ,智士与昏君政见不一 ;二是因为人主只可同患难 ,不可共安乐 ,为避杀

身之祸。在唐德宗时 ,吐蕃来战 ,而朝廷人心涣散 ,内外解体 ,行将分裂 ,又是李泌出来任相 ,又一

次帮助唐王朝渡过了一个危急难关。因此 ,尽管君主猜忌昏庸 ,而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 ;尽管奸佞

嫉妒加害 ,而他总甲智术避免祸患 ~“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 ,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

特殊的忠臣和智士。
”3避祸 .是为了更妤地辅佐君王 ,归隐是为了守志待时 ,更好地进取。应该

说 ,这比
“
文死谏 ,武死战

”
的价值观更有为、更可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所以张养浩能够在谏

灯山后 ,立即归隐 ,而关中饥荒 ,人民困死殆尽 ,国家处于危难之时 ,西台中丞之命一下 ,他便毫不

犹豫 ,不顾年已六旬 ,慨然登车 ,救民于水火。终因忧劳过度而卒于任上
o。 在出处行藏这一问题

上 ,既高出那些愚忠者 ,又高出其他苟全己命的消极避世者。

第四,归隐云庄后 ,他又为道义而创作。他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 ,没有因为政治险恶而对

政治缄口不言 ,而是以自己的创作 ,更猛烈地抨击了元朝政治的黑暗与腐朽。他写了大量的咏史

怀古诗 ,讽刺揭露了元朝统治集团的专横跋扈 ,不施礼教。如《武帝》二首中 ,“内兴土木外禽荒 ,北

伐东征事扰攘
”
,便借历史来讽喻现实对汉武帝征伐的讽刺 ,实际上就是对元朝屡次征讨四方的

影射。《读史有感自和十首》其三中,抨击了天下为私的君主的罪恶和帝位难以永保 :“前车才覆后

车继 ,曩 日为公今为私。神器果难承正统 ,博徒亦复著黄衣。
”
实为黄宗羲《原君》之滥觞。其五又

云 :“不信忠良信诡随 ,于兹可灼乱亡机。东京党固迷藏否 ,西晋玄谈混是非
”
,暗示元朝远贤亲佞 ,

朋党倾轧 ,必将导致亡国 ,显然有借古讽今之意。《田居自和十首》其二云 :“劳心漫刻七年楮 ,贻戚

空成九载弓
”
,暗示自己有报国之心 ,而不被重用的悲愤。在散曲中,他更为大胆的揭露了官场的

黑暗 ,仕途的险恶 ,如【沉醉东风】七首 ,【朱履曲1九首 ,【庆东原】等。他的这些创作 ,实践了自己为

道义而创作的原则 ,“用则经纶天下不以为夸 ,否则著述山林不以为歉 ,经纶所以行道 ,著述所以

传道 ,其升沉显晦虽若不同 ,揆诸事业则埒也。
”
(《送元复初序》)与之相反 ,唐朝诗人白居易 ,自从元

和十年被贬江州司马 ,便处处明哲保身 ,消极缄默 :“面上灭除忧喜色 ,胸中消尽是非心
”
,“世间尽

不关吾事
”
,“世事从今口不言

”
。再不是使权贵侧目的《新乐府》、《秦中吟》等

“
为君为民而作

”
,雨

只是
“
形神安且逸

”
,知足常乐了。可见 ,张养浩即使在归隐后 ,仍为着道义在创作 ,而不仅仅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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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避祸的消极隐居 ,是他进退皆有为思想的最好实践 ,这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二、民为国本的民本思想

张养浩自幼深受儒学的熏染 ,儒家思想成为他思想的主流。儒家
“
民为本 ,社稷次之 ,君为

轻
”
(《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他影响极大 ,在他的政治思想中 ,民本思想十分突出。

首先 ,张养浩的民本思想体现在他的天道观上。他在《庙堂忠告 ·调燮第五》中说 :

宰相调燮者,非能旱焉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阳,要不越尽人事以来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与人若判

然,而实相表里,盖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颀,天地之气顺则阴阳从而序矣。

他十分重视民众 ,这是儒家天道观的根本特点。他认为社会治乱的决定因素是民心 ,而民心逆顺

的根本又在于国家政事治理的好坏。《尚书 ·毕命》曰 :“道洽政治 ,泽润生民
”
,社会政事的好坏 ,

就是要看人民是否得到好处。因此 ,他强调要
“
勤尽人事

”
9在生产过程中 ,利用、改造自然 ,使人民

生活得以保障 ,在社会生活中对人民德泽惠施 ,以达到
“
政事顺
”
,从而使
“
民心顺
”
,最终使社会安

定。而汉代王充则认为
“
世之治乱 ,在时不在政

”
,把社会治乱的原因归结为天时。认为风调雨顺或

水旱灾害是社会治乱的直接原因 ,从而陷入宿命论。两者相比,显然张养浩的天道观更为进步。

他更强调人事的重要、民心的重要 ,有着一种人定胜天的主动进取的精神。

其次 ,张养浩的民本思想具体表现在他对现实政策的主张上。

第一 ,要求统治者重视人民。在《庙堂忠告 ·重民第三》中说 :

国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庙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尔也。夫天以亿兆之命

托之君¨⋯,而不能使之遂生安业,乃从而扰之,虐之、犬彘之,草菅之,则是逆天而违祖宗之命,以 自戕其国

也。

由此可见 ,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统治者
“
重民
”
与否Q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的兴

衰成败 ,如果不重民,不能使民安居乐业 ,反而去奴役侵扰 ,肆意杀戮 .男阝只能是自害其国、自毁其

国。这一思想是相当深刻的 ,深得儒家民本思想的精髓。

第二 ,提出
“
国以养民为本

”
的主张。他在《时政书 ·五》中云 :

王者于民也无不养,养民之道无他,不夺其时而已矣!时不夺则民力足,民力足则生理饶,生理饶则礼义

兴,礼义兴则风俗美,风俗美则教化成,教化成则天下治,故国以养民为本⋯⋯

养
“
民力
”
就是要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 ,只有人

民丰衣足食 ,才有可能接受礼义廉耻的精神文明.使风俗敦厚纯美 ,然后才会出现天下大治的局

面。这种先物质后精神 ,物质生产中又把社会生产力提到首位 ,社会生产力中又把人民视 为决定

因素的观点 ,乃是当时最为进步的唯物史观。比《管子》中
“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
,和

司马迁《史记 ·货殖列传》的
“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 ,好行其德 ,小人富 ,以适其力⋯⋯。人

富而仁义附焉
”
的唯物思想 ,讲得还要全面、明确 ,因而也更进步。

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人 民之所以为盗贼主要是由于牧民者不能尽其职 ,而使其民受冻挨

饿 ,民众为生活所迫 ,不得已而为之。
“
使父饥母寒 ,妻子愠见 ,征负旁午 ,疹疫交攻 ,万死一生 ,朝

不逮暮。于斯时也 ,见利而不回者 ,能几何人?” (《牧民忠告·慎狱第六》)因而 ,治盗的根本 ,在于
“
勤

本
”
,即发展生产 ,使人民生活有保障。他在堂邑县为县令 ,便施德化并释放旧盗。杜甫也有过

“
不

过行俭德 ,盗贼本王臣
”
的思想 ,但同时也有

“
安得鞭雷公 ,滂沱洗吴越吣的思想 ,人民如果为盗 ,

他还是主张镇压的。辛弃疾在《论盗贼札子》中也认为
“
民者国家之根本 ,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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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赖文正领导的茶民起义 ,他还是坚决镇压并诱杀之。张养浩不仅在理论上是承认
“
盗贼
”
乃官

府所逼的
“
良民
”
,而且在实践上也变镇压为释放、德化、安抚 ,这不能不比前人高出一筹。

第三 ,提出
“
毁淫祠
”
,减轻人民负担。元朝 ,各种宗教在统治者的利用和保护下 ,发展规模很

大。这些道观寺院 ,通过国家赏赐 ,私人捐赠以及种种巧取豪夺拥有大量的土地财产。元朝君主

对寺观的赏赐 ,其数量之大 ,十分惊人 ,《元史 ·仁宗纪一》载 :至大四年 (131D,仁宗赐大普庆寺

金千两 ,银五千两 ,钞万锭 ,西锦、彩缎、沙罗、布帛万端 ,田八万亩 ,邸舍四百间。又《元史 ·释老

传》载 :他们任意吞并小农 ,强夺田地 ,元初江南佛教总统扬琏真加占田二万三千亩 ,私庇平民不

输公赋的二万三千户。这些寺观 ,还拥有大量船只、店舍、山场、津渡等 ,这些都受到统治者的庇

护 ,不向国家纳税。而且 ,他们还大造殿宇 ,天下人迹所列 ,精 蓝胜观 ,栋宇相望。张养浩敏锐地看

到元代寺院道观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和农民群众在寺院地主残酷剥削下的贫困景况。因此 ,他提

出
“
毁淫祠
”
的主张 ,指出宗教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危害 ,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困苦 ,其意义是重大的。

再次 ,张养浩的民本思想还体现在他的政绩上。他任堂邑县令时 ,到任便
“
首毁淫祠三十余

所
”
,释放那些因生活所迫而为盗贼的良民,严惩李虎等暴徒 ,使人民大快。改革官府征购制度 ,亲

自载钱到市上或乡里 ,宣布官府所购之物及物价 ,防止黠吏从中渔利。他还亲自劝农 ,巡察灾情 ,

率民生产救荒 ,尽力解救百姓疾苦 ,“三年之间 ,田者嬴 ,工贩者足 ,老幼服于礼节 ,强者不得病夫

弱者
”
,一县大治 ,由于他德政于民,去官十年 ,堂邑犹为立碑颂德。。特别是他已归隐云应八载 9

而一闻关中凶荒 ,人 民病死殆尽 ,便立赴陕西救灾。他到官四月 ,夜祷于天 ,昼出赈饥 ,终 日劳累忙

碌 Q一直居住在公衙 .终于优劳成疾 ,死于救灾任上。关中之民,对他感恩戴德 ,奉为再生父母。李

士瞻感叹道 :“先生之于民,可谓优虑之过矣 !”。
j

三、吏治建设的思想

张养浩在《牧民忠告 ·御下》中说 :“人徒知治民之难 ,而不知治吏为尤难
”
,这是针对元朝的

吏治腐朽黑暗 ,有感而发的。据《元吏 ·成宗纪四》载 :“大德七年⋯⋯ ,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

吏 ,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 ,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
。一年之中 ,

就发现贪官如此之多。而据《元典章》卷七
“
内外诸官员数目条

”
记载 ,当时内外官吏总额为二万六

干人 ,贪官污吏占百分之七十还多 ,可见其吏治腐朽之极 !张养浩从政多年 ,接触到劳动人民的生

活 ,深知百姓疾苦同吏治关系的重大。因而 ,借鉴历史经验 ,参照自己从政实践写成的《三事忠

告》,就包括了大量的吏治建设思想。

第一 ,他强调官吏应严于律己,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他指出 :“所谓善自修者何?廉以律身 ,

忠以事上 ,正以处事 ,恭慎以率百僚
”
(《庙堂忠告·修身第一》)。 因此 ,他提出了相当具体的要求来作

为官吏自修的准则 ,如
“
戒贪
”
、
“
禁家人侵渔

”
,以及
“
省已
”
、
“
克性之偏

”
、
“
自律
”
等等。儒家历来就

强调必须通过自身的修养 ,才能使自身不断完善 ,有益于社会。张养浩提出修身正是继承了儒家

修身治世的积极一面 ,并且也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他在《送王克诚序》中,以
“
薄于己而厚于民 ,

约于家而丰于公室 ,举天下利欲不能动其心
”
为准则,勉励王克诚为民为国,尽心尽职。而且 ,他 自

已在实践中处处严于律己,这从他堂邑县的清政J菔洁 .上《时政书》、《谏灯山疏》时的置生死于度

外 ,敢于触犯龙颜 ,以及陕西救灾时的舍己为公、以身作则 ,都可得以证明。

第二 ,强调加强吏治的组织建设 ,主要表现为他唯贤是用的用人思想。首先 ,他强调要发挥
“
众贤之集

”
的作用。

“
为国家而不众贤之集 ,相臣虽才 ,国不治矣 !”因为天下之事 ,使是一个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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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尽知 ,亦非一个人所能独立去完成 ,而必须依靠大家的智慧 (力量 ,才可能把天下治理妤。因此 ,

前辈
“
报国莫如荐贤

”“
是真知要之言

”
。人无完人 ,即使是大圣大贤 ,也不可能一身兼众人之长 ,因

而国家应当集众贤 ,发挥众贤的作用 ,故他认为宰相如果
“
己有不能 ,举能者而用之 ;己有不知 ,举

知者而用之 ;己有不敢言 ,举敢言者而用之 ;如是 ,则彼之所能皆我有矣
”
(《庙堂忠告·用贤第二》)。

这样 ,国家才不乏各方面的人才 ,国家才有希望治理好。其次 ,要区分君子与小人。他认为人才有

君子与小人 ,忠与不忠 ,贤与佞的区分。因此 ,国君首先必须加以区分 ,因为君子只知纳君于善 ,诡

随容悦虽死而不为 ,所以容易被疏远 ,而小人却只知谄佞奉迎 ,百无一顾 ,因而容易被亲近 ,如果

国君对此不加辨识 ,而
“
以忠者为不忠 ,使忠者为大忠矣 ,三代而下 ,所以致治致乱 ,大概不出此二

途
”
。因此 ,“辨识人才 ,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他希望国君能够明辨 ,使国家得以大治

”
(《经筵馀旨·

君治篇》)。 再次 ,选拔人才 ,应秉公无私、,唯贤是举。举荐的方式可以各种各样 ,但必须
“
要极于公 ,

当无私而已
”
。对待人才 ,决不能以已之爱憎恩仇为准则去决定取舍。

“
于此有人焉 ,廉而且干 ,虽

有不共戴天之仇 ,公论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其人 ,虽骨肉之亲 ,公论之下亦不得而私焉。
”
(《风

宪忠告·举荐第六》)在《时政书 ·十》中,更直接要求皇帝 :∵凡有大除拜 ,宜下君臣会议 ,惟人是论 ,

毋以己所好恶 ,上所憎爱者 ,以私去取焉。
”
在《西台上王者无私疏》又再次表达了类似思想。这里 ,

已有否定专制的微弱的民主意识了。这一用人原则 ,实际上是针对元朝的官制有感而发的。延礻

右三年 ,元朝第一次开科取士 ,作为礼部侍郎的张养浩任主考官 ,他兴奋地写下了《贡院试笔》,他

因开科选贤 ,能尽得天下贤能之士而高兴 ,并决心秉公无私 ,不使
“
刘甓李豸

”
的冤情再发生 ,张养

浩作为这次科举的主考官 ,的确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

第三 ,强调讲求为官之术 (即重视方式方法 )。首先 ,在折狱问题上 ,他提出
“
非佞折狱 ,惟 良折

狱
”
,即是抱着公正、善良的愿望去处理狱讼案件 ,才能公平合理。在《元典章》中,记载了许多贪官

污吏严刑逼供、妄断公曲,草菅人命的实例。如卷三十九
“
不得法外枉勘

”
条载 :“今之官吏 ,不思仁

恕 ,专尚苛刻 ,每于鞠狱问事之际 ,不察有无脏验 ,不审可信情节⋯⋯ ,辄加拷掠 ,严刑法外 ,凌虐

囚人 ,不胜苦楚 ,锻炼之词 ,何求不得?致令枉死无辜 ,幸不致命者亦为残疾。
”
张养浩对此深有慨

叹 ,强调断狱要
“
不迹之必 ,而惟情之度

`即
是说断狱要从事实、倩理出发 ,而不能诱供、逼供 ,针

对性与现实性都是很强的。在实践中,他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折狱方法 c“虽谳之囚,不敢异辞焉 9

须尽辟吏卒 ,和颜易气 ,开诚心以感之 ,或令忠厚狱卒 .款 曲以其情 ,问 之如得其冤 ,立为辩白
”

(《牧民忠告·慎狱第六》)。 元朝黠吏弄权、枉断公曲十分普遍c胡祗遢曾感叹 :“司县或三员或四员 ,

而有俱不识字者 ,一县之政 ,求不出于胥吏之手办难矣。
”J结果
“
长贰不得独决于上 ,必于吏目折

衷焉。
”烫。元杂剧如《灰栏记》等公案戏中,很多外郎、令史代判就是这种情况。张养浩强调长官

“
详

谳
”
,亲 自复查 ,避开f吏卒

”
,防止∵酷吏锻炼而成

”Q可谓切中时弊的改革。其次 ,重视调查研究和

采善交接 ,讲求应变纳言。他要求初上任者·应当先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对
“
民瘼轻重 ,吏弊深浅 ,

前官良否 ,强宗有无 ,控诉之人多与寡 ,皆须尽心询访
”
(《牧民忠告·上任》)。 在为政中,首先也要注

重调查研究。他认为,要了解事情的情由真相 ,“莫如悉心询访
”
,“小而一县一州 ,大而一郡一国 ,

吏孰贪邪 ,官孰廉正 ,何事病众 ,何政利民,豪横有无。风俗厚薄 ,既得其凡,他 日详加综核 ,复验以

事 ,其孰得而隐哉 !” (风宪忠告·询访第三》)其次要善于应变 ,纳言。处理问题应当
“
守经守权

”
,既

要遵循规章制度 ,又 不拘泥于此 ,而具有灵活性。
“
若乃泥文守经 ,终见动辄有碍 ,而事亦无所济

矣。
”
(《庙堂忠告·应变第八》)大臣事君 ,纳言进谏时 ,应象

°
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

”
,“先攻其邪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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